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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歌：记住


心是一朵莲，轻轻唤有缘。


迷世莫沉睡，末劫有良言。


记住大法好，生命到永远。


身是一叶帆，双桨不停闲。


大戏幕将落，真相送眼前。


记住大法好，随我返家园。








有人对法轮功有一个很大的疑问：你们印发了那么多材料，办了那么多事，搞了那么大型的活动，钱究竟是从哪里来的？ 这些人继而理所当然的认为法轮功背后一定有政治后台支撑和资助。其实，这种推论从来没有人提出过任何根据，很多时候是直接或间接的受到了宣传工具“有政治意图”及“背后有海外反华势力”的诬陷所影响的。说句笑话，如果真要“收买”那么多法轮功学员，不要说多了，每人每年给1万美元维持基本生活，北美的众多法轮功学员就算只有1万人，那么“反华势力”这笔开销也要至少每年1亿美元。在海外透明度极高的民主社会，比如美国，这么大一笔经费能逃过媒体监督、能通过国会预算么、能向纳税民众交代得过去么？ 


事实上，海外的法轮功学员，基本上都是有正常工作收入的。下面几个发生在海外的小故事，或许能给您一点启示。 


第一件事：有一次法轮大法学员租到一个很象样的场地开修炼心得交流会。付租场费用时，一位学员掏出了四十多张数额不一、属于不同银行的支票，一股脑儿的交给了场地经理。这位经理说：“你就不能给我一张整支票吗？”学员不好意思的回答：“很对不起，我的同修各有各写的支票付场租，就只好这样了。” 


第二件事：法轮功学员不分冬夏寒暑的每天在唐人街派发帮助大众了解迫害法轮功真相的材料。有一位女学员常常受到附近一家商店老板的讥讽：“你们收了多少钱，要为利用你们的人卖命？”学员听了只是笑笑没吭声，倒是每天送她到唐人街的儿子有一天沉不住气的对那老板说：“你给我找几个人来，我来付钱让他们派发传单。条件是要象我妈妈一样，不管大雪大风大雨，零上或零下几十度，一年365天不能停。”老板听后沉默了下来，从此以后不再出言不逊。 


一对老年的学员出国五、六年了，几乎没买过两件衣服，退休金全部用于向世人讲真相。一些收入较丰的家庭为了制作真相材料，购买原料，租用公共场地，一次花去几千美金是经常的事。为了节省开支，很多学员利用业余时间自己动手，制作横幅、标语、真相看板、CD、VCD等。 


在中国大陆艰苦的环境下，法轮功学员中发生的令人感动的故事就更多了： 


一位做生意的法轮功学员，为了能使老百姓免受政府媒体的谎言宣传的欺骗和利用，一次就拿出4000元钱，用来资助制作真相传单、光盘等。这些真相资料由大法弟子们冒着被抓、被打、被劳教和判刑的危险，善意的免费送到千家万户，还人民应有的知情权、免受谎言的欺骗和毒害。 


另一位法轮功学员，生活并不富裕，夫妻俩双双下岗，婆母因病住院多日后刚刚去世，他们的孩子又患病住院，全家的生活是靠她做保姆所得的每月400元的微薄收入，来艰难维持生活的。在这种情况下，她找到制作真相资料的同修，从兜里摸出100元钱来，塞到同修手里说做真相资料--这可是他们全家每月生活费用的1/4呀！她真诚的说：“为了人们不再被谎言蒙蔽，这是我们的一片心！” 


有人说法轮功的人心很齐。为什么？这是因为他们受益于修炼法轮大法；他们找到了人生的真正目的；他们知道人们被不负责任的谎言所愚弄和欺骗；他们明白对修炼真、善、忍好人的打压是对人类道德与良知的践踏，将把国家与民族带入无道德底线的灾难性深渊。 


一位老年学员是位农民，靠种地、扣大棚卖菜过日子。现在种地的费用高，粮食不值钱，大棚也多，菜价也贱。学员家中三个儿子，大儿已婚，二儿结婚不久，三儿也已经到了成家年龄，家中经济状况可想而知。在这样的困境下，为了能多印几张资料，多让一个人明白真相，每次卖菜时，就私下攒个一块、二块的，最后集攒了一百多块钱的硬币送给同修做资料。 


另一对年轻的法轮功学员，家中欠下一万多元的外债，二人顶着风吹日晒上山，到别人摘完了茧的蚕场一粒一粒的拣漏掉的大茧，拣了许多天，卖了300块钱，没有给才几岁的孩子买一口小食品、一件玩具、一件新衣服，这三百块钱全部拿出来做资料了。 


许多农村的学员大多是泥里刨食，省吃俭用，清贫过活，汗珠子一摔八瓣，积下的都是血汗钱，平时自己在生活都非常简朴，一件衣服一穿就是多少年，咸菜、大酱一凑合就是一顿，花一分钱都要掂量掂量，能省就省，可是为了不明真相的人们，他们毫不犹豫把这些钱拿出来。 


法轮功学员的钱就是这样一枚枚、一分分、一元元攒集而来。修炼人不为名、不求利，只为了抚去人们心中被谎言所栽种的仇恨，维护人间的道义与良知。 ◇（文/龙泉墨客整理）(明慧网)











用海外电子信箱给freeget.ip@gmail.com发电子邮件，10分钟内会拿到几个IP地址。突破网络封锁，访问明慧网 www.minghui.org了解更多真相！ 








文／辽宁葫芦岛大法弟子 元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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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死人绝症”








二零零一年春，我全身浮肿，脖子、手腕子、脚脖子，凡是身上能转轴的地方都红肿，脚脖子肿的看不清踝骨，手腕子肿的看不见腕骨，膝盖肿的象葫芦头一样，脖梗子硬的象木桩子一样，看东西大转身，右半身肌肉萎缩，心慌，气短，出冷汗，手脚冰凉，医生说这是“不死人的绝症”，只能吃药维持，在医疗界也没有医疗好的病例。


零三年，我基本瘫在炕上，苦不堪言。就在我绝望的时候，我有幸得到了一部天书伟大的佛法《转法轮》。我就按着书中的要求去做。按着真，善，忍去修炼，随着不断的修炼，身体也得到不断的净化。


零四年春，在右脚外侧，出现十一个黄豆大小的紫泡，从大脚趾甲缝中，大脚趾根处，小脚趾根处，出现三个高粱米大小的窟窿，往外冒脓血，达三个月之久。


零四年夏，我能下地站立，肚子支一个拐杖，身后靠着炕沿；往前倒，有拐支着，往后倒，有炕接着，这样，我开始炼法轮功动功，手由抬不起来，到最后能摸着几年没摸着的后脑勺了。几年没有打弯的腿能蹲下了，我常常听到全身骨头咔咔作响，时常感到后背处有一个黄豆大小的窟窿往外喷冷气，我知道这是师父给我净化身体，病毒推到体外去了，持续了一段时间。


零七年春，我扔掉了拐杖，右半身都长出了新肉，现在各种农活都能干了，不但没有衰老，反而还年轻了许多。


我的康复震撼了街坊、邻居和我的亲人们，他们亲眼见证了大法的超常和美好。表妹看到我的变化也走进了大法修炼。我八十开外的老母亲“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不离心，不离口，身体硬朗，自居一处，洗衣，做饭，侍养院中花草，井然有序。我岳母九十开外，深信法轮大法是佛法，把“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恭恭敬敬的贴在屋里墙上。去年冬天烧火做饭，岳母拌到玉米秆上摔出一米开外，人刚倒地，声先出：“法轮大法好！大法师父救救我。”随即起身，拍拍土，毫发未损。


小孙子七岁那年，小阴茎包头上长一硬核，医生说等长大了手术，孙子和奶奶常念大法《洪吟》，并手抄《洪吟》数首，当年暑假孙子骑儿童车玩耍，撞到墙上，撞破阴茎包头皮，硬核自出，包扎一下就好了，免去了手术的痛苦，还节省了医疗费。


妹夫知道大法好，并做了三退，有一次他开三轮车被飞驰的轿车撞飞了，车都撞碎了人只受了点轻伤。他知道是大法师父保护了他。邻居小媳妇怀孕双胞胎，犯了胃病，又不能吃药，疼痛中，她猛然想起平时告诉她的“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口念不停，马上就不疼了。


这些都是在大法中受益的人，见证大法的慈悲和神奇。◇ (明慧网)


























●辽宁葫芦岛市建昌县包杖子村程捍祥被绑架


辽宁葫芦岛市建昌县包杖子村法轮功学员程捍祥，于八月十五日上午在出租车上讲述法轮功被迫害真相时，被不明真相的人恶告，在建昌县一下出租车，就被建昌县国保大队人员绑架了。当日下午，被送往黑山县看守所，要非法拘留十五天。


●葫芦岛市高桥地区法轮功学员佟玉生被绑架


辽宁葫芦岛市高桥地区邮政退休职工法轮功学员佟玉生，七月二十五日在塔山管辖范围的农村（老官卜、潘屯）贴救众生的大法真相，因坏人恶告（据当地村民说：他们那里举报一个法轮功学员奖励200元），被绑架到葫芦岛看守所迫害，恶警不顾佟玉生的妻子有病，非法抄家。


●兴城法轮功学员石雪杰被送马三家劳教所迫害


兴城市旧门乡大法弟子石雪杰，7月23日上午在药王乡大石门村讲述法轮功被迫害真相被人构陷，被药王乡派出所绑架，劫持到葫芦岛拘留所，现被送往马三家劳教所迫害。


●绥中法轮功学员杜凤春被绑架到沈阳女子监狱


7月30日下午4点左右，兴城市大寨乡派出所所长张杰臣，带领兴城市法院李响开着3辆警车，到绥中县大法弟子杜凤春家，以给杜凤春检查身体为由，再次将大法弟子杜凤春和不修炼的老伴绑架到葫芦岛看守所，狱医检查杜凤春的血压达到200左右，张杰臣不顾杜凤春身体状况，当天就把杜凤春送至沈阳女子监狱。◇




















    图：“自焚”中被大火烧过的王进东，面部严重烧坏，腿上的棉衣烧烂，但他两腿间盛汽油的塑料雪碧瓶却翠绿如新，最易着火的头发也还完整。刘思影做了气管切开手术，根据医学常识，手术后一个月才能正常说话。可手术后四天带着插管的刘思影却能声音清脆地接受采访，还能唱歌；烧伤病人要防感染，记者却近距离采访，不穿隔离衣，也不戴口罩。




















